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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陈之佛从日本留学归来，
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同时也在
上海东方艺专、上海美专等学校讲授图
案课。陈之佛从日本带回了新的理念，
其设计作品颇受用户喜爱。胡愈之任
编辑的《东方杂志》、郑振铎主编的《小
说月报》以及《文学月刊》等杂志的封
面，都出自他手。

尽管如此，陈之佛依然不满足，认
为中国的图案学水平与日本差距太大，
他想当老师，传授技艺，带出一批优秀
学生，让这一学科在中国迅速崛起。他
去了广州美专，又回到上海，后受聘于
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对于这个抉择，
他感到很满意，这毕竟是中国最高学府
的艺术系。1932年，他辞去上海美专的
教职，专注于中央大学的讲台。

上课之余，陈之佛潜心绘画，并且
把工笔画当作主攻方向。20世纪中国
工笔画画家的代表人物是“南陈北
于”，“南陈”指南方的陈之佛，“北于”指
北方的于非闇。其实，很少有人知道陈
之佛早年学的是图案学，真正学习工笔
画时已 40 岁左右。陈之佛的工笔画，
既有中国古典工笔画的韵味，也融有日
本画的技法,创造出一种典雅、洁净、优
美、生机勃勃而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
1934 年，他以雪翁为笔名,参加了中国
美术会的第一届美展，引起画坛关注。
沿着这种思路，陈之佛又画了好些画。

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发动
进攻,南京也遭到日机轰炸,危急关头，
中央大学紧急疏散人员。陈之佛携家
属匆匆赶往浒山老家,由于路途奔波，
又遭雨淋，到家后，他得了伤寒症。得
知中央大学落足重庆沙坪坝的消息后，
他不等大病痊愈，又带着家属赶往重
庆。抵达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

到了重庆，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
那时，重庆难民如潮，人口暴增，别说主
城找不到房子，连郊区也难寻蔽身之
所。陈之佛拜托朋友四处找房，几个月
后，才在沙坪坝正街 27 号找到了一间
房子。住进“新房”那一夜，陈之佛失眠
了，万千感慨涌上心头。

国土沦陷，人们流离失所，尽管战
争越打越激烈，他内心却充满了必胜的

信心。待妻儿入睡后，他就着昏黄灯
光，刻下了“流憩庐”这方印。

临街的“流憩庐”对于一个七口之
家，显得既小又简陋，不过，陈之佛仍饶
有兴趣地辟出一个角落作为画室。他
把两张小方桌连接起来傍窗一放，就成
了画桌，木板墙壁上，贴满了他书写的
古今名人语录或诗词。如“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
古男儿一放翁”等，以此为“座右铭”，表
达自己的乐观态度和爱国情怀。

平时除了上课，陈之佛一有空就作
画。1942年3月，陈之佛首次个人画展在
重庆揭幕，所展作品均为工笔花鸟画，其
独特风格与大胆创新引起画界极大反
响。著名学者潘菽在《中央日报》上发表
了《从环中到象外》的评论，其中写道：“陈
之佛先生是我所认为当代作家中最具艺
术风度的一个人。他的工作态度是很认
真、沉着的，他在作画时确守着规矩、准
绳，不让自己的步伐有一点错乱，这是他
每一幅画面上无论谁都能看到的，他已由
熟而巧，浸浸乎出于我的意料。譬如这次
展览的作品中，颇有几张足以与前人名作
比。”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长之说：“在花卉
中开辟这样崭新的作风，把埃及的异国情
调吸取来了，这是使人欢欣鼓舞的。我们
盼望陈先生充分发挥它，千万不要惑于流
俗而放松它，艺术是具有征服性的，但新
的作风必须以坚强的意志为后盾。”

郭沫若也来了，他在一幅名为《梅
花宿鸟》作品的右上方，题写了一首诗：

“天寒群鸟不呻喧，暂倩梅花伴睡眠；自
有惊雷笼宇内，谁从渊默见机先。”

陈树人则在《竹菊图》中题写道：
“谁知现代有黄筌，粉本双勾分外妍。”
陈之佛被誉为“现代黄筌”，正是源于
此。还有不少作家、诗人、书法家也来
捧场，比如沈尹默、孔德成、柯璜等，他
们有的题咏，有的赠诗。

画展如此轰动，一方面引起了圈内
大咖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国民政
府官员的注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
夫就亲临现场观展，并购买了作品。这
为后来陈之佛担任国立艺专校长埋下
伏笔。

他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之佛于1937年底到重庆，1946年5月离开，在渝生
活长达8年。他秉性耿直，曾经六次请辞国立艺专校长，个中况味，恐怕只
有他才能深刻体会。

1942年的磐溪是典型的农村，艺专搬来后，
租用了当地的郭家院。据说，当时郭家院是公
产，政府在这里办了一个荣军培训所，没有住
户。郭家院是一个三进院落，有30来间房子，但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还是太小。

房子不够，学校就围绕郭家院搭建了许多草
棚屋，小的几个平方，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
几乎就塞满了；大的有一两百个平方，平时是吃
饭的地方，开会时，就成了会场。这些草棚屋散
落在山坡上，为了加强管理，艺专造了一道院墙，
将郭家院与草棚屋圈了起来。院墙建好后，刷成
了白色，在田野里格外扎眼。有人说，这样容易
成为日寇飞机轰炸的目标，于是，学校叫人到农
家讨来“锅烟墨”（锅底灰），把院墙涂成了黑色。
从此，国立艺专便有了一个雅号“黑院墙”。

即便这样，房子还是不够用。学校又在靠
山坡的苏家湾租下苏家院子，供女教师和女生
作宿舍。

因新校地理位置好，且与中央大学隔江相
望，国立艺专一度出现了大师打堆、名家云集的
局面，主要有丰子恺、黎雄才、李可染、傅抱石、
黄君璧、陈倚石、吴作人、蒋仁、李超士、关良、丁
衍镛、吕霞光、胡善余、赵无极、朱德群、王道平、
邓白、徐文熙、李毅夫、周绍淼、刘开渠、王临乙、
赵蕴修、朱培钧、秦宣夫、常任侠、史岩等。

陈之佛还邀请一些画家兼任行政职务，如
丰子恺任教务长，傅抱石任校长秘书，黄君璧任
图画科主任，秦宣夫任西画科主任，王道平任应
用美术科主任等。

磐溪时期，结束流亡生活后的艺专校园重
焕生机。有一个数字可以证明，1943年学校报
考人数达500余人，这是1938年北平艺专与杭州
艺专合并以来的最高纪录。

作为一校之长，陈之佛在师生中有口皆碑。
他常常教育学生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德成
而上，艺成而下”。对于这些古代的教育思想，他
赋予了现代的解读：“一个画家的政治立场、思想
情感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上的。政治立场、思
想观念变了，绘画的意境也必随之而变。”陈之佛
束人先束己，画里画外，皆以此为行为准则。

陈之佛家住沙坪坝，每天早上赴国立艺专上
班，先走一段路，然后过嘉陵江，过江后再走六七
里路。学校为他备有代步的滑竿，但他坚持安步
当车，宁愿爬坡上坎，也不愿劳累别人。他说“不
忍闻其邪许之声也！”轿夫急促的呼吸，声声扎
心，最终让他放弃了滑竿。他有一枚很特别的印
章“心即是佛”，可以窥见他的慈爱之心。

做了校长，陈之佛便心无旁骛，连最钟爱的
画画也少之又少。然而，事与愿违。上任之初，
教育部答应的三个条件，只做了第一条——迁

移学校。而艺专改学院、增加经费，没了动静。
为了办好学校，陈之佛甚至举债办学。最令他
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连续下发两道命令，要求
艺专执行。第一道命令，要艺专防范《新华日
报》推销，调查异党分子。教育部紧接着派来一
个监察员，监视艺专。第二道命令，要对前一道
命令执行不力的校长进行为期35天的集训。这
一下，陈之佛怒了，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于是，他以自己有病为由（的确他也有病在身），
上交辞呈，坚辞国立艺专校长一职。

教育部拒绝、劝说，但陈之佛心意已决，反复
请辞，最终在他请辞六次之后，教育部同意了。

1944 年 4 月，陈之佛辞去国立艺专校长之
职，专注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教育工
作，教学之余，他认真画画。8月，陈之佛又在重
庆举办了一次画展，画展的收入，全部用来偿还
其担任艺专校长时欠下的债务。

抗战胜利后，陈之佛随中央大学迁往南
京。1949年 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陈
之佛被聘为艺术系教授。在 60岁的时候，他光
荣地站在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

1962年，陈之佛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享年
66岁。

磐溪“黑院墙”的故事

当时，国立艺专历经艰难从云南呈贡迁到
重庆璧山已有两个年头，校长吕凤子既要维持
国立艺专的正常运行，还得照顾自己一手创建
的正则艺专和正则女校。为了这三所学校能够
正常教学，他日夜操劳，可收效甚微。不得已，
只好提出辞呈。

教育部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能够胜任校长
一职的人，才两个年头就要辞职，当然不同意。

说来说去，最后教育部说：“你要辞职也可
以，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吕凤子立即想到陈
之佛。他于 1942年 6月 7日写信给教育部长陈
立夫：

立夫先生道席：
艺专继任者弟拟荐陈之佛先生（前曾托井

塘先生转达），尚祈考虑及之，所乞即准至感，祇
颂道安不一。

弟：吕凤子书
陈立夫接信后，很是赞同。于是亲自致函

陈之佛，恭请他出任校长。
陈之佛收到陈立夫的信，以不懂行政事务

为由拒绝了。二人信函往返多次，陈之佛仍然
坚辞不就。陈立夫无奈，只得亲往沙坪坝中央
大学与陈之佛面谈。事后，又派教育部次长顾
毓琇登门相劝，陈之佛仍然没有改口。于是，陈
立夫写出第六封信：

之佛先生道鉴：
敬启者，艺专吕校长因病辞职。兹请先生

继任，一再辞让，迄未允就，谦冲之怀至取钦佩，
惟艺专为国内惟一艺术学府，非以德高望重者
主之不足立，一再考虑，仍以先生为唯一适当人
选，故再函敦劝。务乞慨允，俾得即日差表用
慰。嘱望，不胜盼幸。

专此重达，并颂道安。
陈○○ 敬启 六月十八日

“○○”是当年的一种省略写法。陈立夫如
此执着，倒让一向平和冲淡、不争不抢的陈之佛

进退维谷。正在陈之佛烦恼之际，傅抱石出现
了，力主他就任。其中，最能打动他的理由是：
国立艺专是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能任该校校
长至少是当局对此人人品与画品的肯定。陈之
佛动摇了。随后，他向教育部提出三个条件：
一、将艺专从璧山迁到江北的磐溪；二、改艺专
为学院；三、增加办学经费。

教育部很快答应了，不久便下发任命书。
陈之佛一边与吕凤子的助理办理国立艺专的交
接手续，一边派人四处搭建校舍，最终选定磐溪
郭家院。

国立艺专的新校址依山傍水，背倚龙脊山，
前临磐溪河，与中央大学隔嘉陵江相望，与徐悲
鸿的住所相距约一公里，距重庆城也不远。将
校址设于此，不仅可以享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
艺术系的师资，也有可能享用住在城里的艺术
家们这一资源，如郁风、司徒乔、高龙生、张文
元、林风眠等。

推辞再三当了校长

姜孝德

陈之佛

陈之佛（1896—1962），又名陈
绍本、陈杰，别署雪翁，浙江余姚
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先驱，著名
工笔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1918
年留学日本，学习图案。1924年回
国后，先后任教上海东方艺专、上
海艺大、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上海
美专、中央大学。曾担任国立艺专
校长，并被聘为联合国文教组织中
国委员会委员兼美术组专员。
1949年以后，陈之佛一方面从事美
术教育的领导工作，一方面潜心于
工笔花鸟画创作，并致力于工艺美
术的研究和改造。1960年他创作
的邮票“丹顶鹤”被评为最佳邮票
设计。生前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
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
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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